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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喬
布
斯
患
了
癌
症
，
仍
能
樂
觀
積
極
面
對
，
在
病
魔

纏
繞
期
間
，
復
出
主
持
大
局
。
相
信
與
他
堅
持
靜
修
有

關
。他

早
年
遠
涉
印
度
拜
師
，
雖
然
頓
悟
世
上
沒
有
上

帝
，
上
帝
是
他
自
己
。
但
他
卻
令
他
知
道
靜
修
的
好
處
，
可

以
令
他
平
伏
心
態
，
清
理
出
頭
緒
來
，
從
而
堅
定
理
念
。
所

以
喬
布
斯
無
論
如
何
忙
碌
，
每
天
都
要
抽
出
時
間
做
靜
修
。

他
把
一
張
蒲
墊
，
放
在
辦
公
室
。

像
喬
布
斯
這
種
天
才
，
靜
修
除
了
達
到
心
靈
上
寧
謐
之

外
，
也
是
一
種
獨
處
的
機
會
，
剔
除
市
聲
紛
紜
人
事
，
在
像

潭
水
一
樣
恬
靜
的
心
湖
，
感
受
大
自
然
的
召
喚
，
積
蓄
能

量
，
以
應
對
眼
下
艱
巨
的
挑
戰
。

喬
布
斯
臨
終
前
打
電
話
給
他
的
胞
妹
莫
納

(M
ora

Sim
pson)

，
說
他
要
死
了
，
讓
妹
妹
趕
來
。
他
妹
妹
趕
到
，
以

為
他
已
是
垂
死
之
軀
，
奄
奄
一
息
。
豈
料
眼
前
的
喬
布
斯
，

竟
笑
嘻
嘻
地
與
太
太
打
情
罵
俏
。

這
種
場
面
是
令
人
十
分
驚
訝
的
。
也
許
是
中
國
人
所
說
的

迴
光
反
照
。
即
使
是
迴
光
反
照
，
在
一
般
的
垂
死
之
人
，
決

無
打
情
罵
俏
的
心
情
。
只
有
發
生
在
樂
天
的
美
國
人
、
特
別

是
喬
布
斯
的
身
上
。
也
許
是
因
靜
修
，
使
到
喬
布
斯
了
悟
人

生
之
生
死
真
諦
：
一
個
人
，
不
過
是
赤
條
條
而
來
，
赤
條
條

而
去
。
喬
布
斯
臨
終
，
只
說
﹁O

h
W
ow
,
O
h
W
ow

,
O
h

W
ow

﹂。

莫
納
說
，
她
到
達
加
州
後
，
看
見
喬
布
斯
正
如
常
和
妻
子

勞
琳
開
玩
笑
，
又
凝
望
㠥
兒
女
的
眼
睛
，
彷
彿
無
法
移
開
視

線
。
她
稱
當
日
下
午
二
時
之
前
，
喬
布
斯
仍
可
保
持
清
醒
，

和
朋
友
見
面
，
但
沒
多
久
喬
布
斯
便
無
法
醒
過
來
。
當
晚
勞

琳
和
莫
納
在
喬
布
斯
身
旁
守
候
，
莫
納
覺
得
喬
布
斯
當
時
就

像
攀
山
，
他
的
呼
吸
顯
示
出
一
段
艱
巨
的
旅
程
。
莫
納
在
悼

詞
中
說
：
﹁
他
的
呼
吸
改
變
了
，
它
變
得
劇
烈
、
刻
意
和
目

標
明
確
。
我
感
到
他
又
在
計
算
㠥
自
己
的
步
伐
，
努
力
走
得

比
以
前
更
遠
。
我
明
白
到
：
原
來
他
也
在
為
此
而
努
力
㠥
。

死
亡
並
非
降
臨
在
喬
布
斯
身
上
，
而
是
他
成
就
了
死
亡
。
﹂

是
喬
布
斯
﹁
成
就
了
死
亡
﹂(he

achieved
it)

，
而
不
是
死

亡
降
臨
在
喬
布
斯
身
上
︵D

eath
didn

’t
h
appen

to
Ssteve

︶，
喬
布
斯
永
遠
是
主
宰
者
，
他
才
是
上
帝
。

靈
修
使
喬
布
斯
超
越
了
疾
病
、
苦
痛
、
怵
怖
的
死
亡
陰

影
，
活
得
自
在
，
死
得
放
下
。
除
了
靈
修
，
他
長
期
吃
素
。

喬
布
斯
的
舒
緩
情
緒
的
怪
癖
，
是
下
班
後
，
把
雙
腳
伸
進
馬

桶
按
摩
。

喬
布
斯
這
一
怪
招
，
使
我
想
起
一
位
文
化
界
朋
友
，
她
家

裡
聘
請
了
一
位
印
傭
。
某
天
，
她
上
班
返
家
門
，
竟
然
看
到

印
傭
在
馬
桶
洗
頭
髮
。
印
傭
從
農
村
來
，
對
馬
桶
的
用
途
並

不
了
了
。

喬
布
斯
當
然
是
知
道
馬
桶
的
用
途
，
不
過
用
馬
桶
洗
腳
，

是
他
的
一
種
特
別
嗜
好
，
正
如
他
認
為
長
期
吃
素
，
是
不
用

天
天
洗
澡
的
道
理
一
樣
。
說
起
喬
布
斯
的
吃
素
，
也
有
一
段

故
事
。

喬
布
斯
自
我
靈
修
吃
素
起
自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那
是
在

精
神
上
離
經
背
道
的
時
代
。
喬
布
斯
與
其
他
大
學
生
一
樣
，

談
人
生
價
值
、
談
佛
教
，
也
熱
衷
於
對
修
身
養
性
的
追
求
。

喬
布
斯
在
那
個
年
代
涉
獵
了
不
少
這
類
書
籍
，
如
︽
一
個

瑜
伽
行
者
的
自
傳
︾︵A

utobiography
of
a
Y
ogi

︶，
︽
宇
宙

意
識
︾︵C

osm
ic
C
onsciousness

︶、
︽
突
破
修
行
之
物
質
觀

念
︾︵C

uttingT
hrough

Spiritual
M
aterialism

︶、
︽
動
中
修

行
︾︵M

editation
in
A
ction

︶
等
。
喬
布
斯
最
喜
歡
閱
讀
的
一

本
書
是
︽
禪
者
的
初
心
︾︵Z

enM
ind

，B
eginner's

M
ind

︶，

喬
布
斯
經
常
泡
在
大
學
的
圖
書
館
，
飽
覽
佛
教
典
籍
，
癡
迷

於
宗
佛
學
。
他
認
為
，
這
些
佛
學
著
作
﹁
強
調
感
悟
而
不
是

知
識
。
我
看
到
很
多
人
苦
苦
思
索
，
卻
好
像
沒
有
多
少
心

得
。
我
感
興
趣
的
是
那
些
在
抽
象
的
知
識
以
外
有
重
大
發
現

的
人
。
﹂

︵
二
之
一
︶

有
人
說
，
小
孩
子
在
一
周
歲
左
右
最
為
乖

巧
可
愛
，
我
的
小
孫
子
就
是
如
此
。
他
現
在

一
歲
半
，
剛
學
會
行
路
，
但
有
點
踉
踉
蹌

蹌
；
他
牙
牙
學
語
，
又
是
㜻
㜻
哦
哦
。
剛
學

會
叫
一
聲
爺
爺
，
我
已
經
甜
在
心
頭
。

講
話
不
太
會
，
但
大
人
們
講
的
話
他
都
聽
得

懂
，
立
即
有
反
應
。
他
把
東
西
亂
丟
，
你
說
這
樣

不
對
，
他
便
會
搖
搖
頭
，
你
說
他
做
錯
了
，
該

打
，
他
便
會
把
右
手
拍
在
左
手
的
手
背
上
，
再
把

左
手
拍
在
右
手
的
手
背
上
，
令
人
覺
得
憨
態
可

掬
。他

喜
歡
搬
運
東
西
，
把
廳
堂
上
的
一
小
箱
礦
泉

水
，
一
瓶
一
瓶
的
搬
到
小
桌
上
，
又
再
搬
回
去
，

我
說
你
長
大
後
可
以
去
當
搬
運
工
人
，
他
又
是
笑

了
笑
。

他
又
喜
歡
把
桌
上
的
東
西
藏
在
不
易
見
的
地

方
，
害
得
你
到
處
找
，
他
便
有
一
個
得
意
的
神

情
，
好
像
說
，
你
們
被
我
捉
弄
了
。

我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
人
之
初
，
性
本
叛
﹂，
即

是
人
一
生
下
來
便
有
一
種
叛
逆
思
維
。
總
之
我
的

小
孫
子
，
的
確
有
這
個
傾
向
。
帶
他
到
酒
店
或
餐

廳
的
大
廳
中
，
他
喜
歡
蹲
下
。
我
說
蹲
下
的
姿
態

不
雅
，
教
訓
他
，
他
卻
偏
偏
一
蹲
再
蹲
，
並
向
㠥

我
微
笑
，
一
副
反
叛
而
得
意
的
樣
子
。
當
然
，
他

已
有
經
驗
，
爺
爺
不
會
打
他
罵
他
，
多
做
反
叛
的

動
作
，
大
人
們
也
無
可
奈
何
，
於
是
便
有
勝
利
的

微
笑
。

坐
在
餐
桌
前
，
他
不
會
乖
乖
地
吃
東
西
，
而
是

把
筷
子
、
湯
匙
、
盤
子
通
通
丟
到
桌
下
去
，
這
種

破
壞
性
的
動
作
，
他
樂
此
不
疲
。
所
以
吃
飯
的
時

候
，
得
先
防
範
他
的
率
性
而
為
的
行
動
，
而
不
是

餵
他
吃
東
西
。

率
性
而
為
的
動
作
，
大
人
們
輕
輕
的
責
備
，
他

都
當
作
對
他
反
叛
的
欣
賞
。
因
為
我
們
沒
有
聲
色

俱
厲
，
也
沒
有
打
罵
。
所
以
這
位
小
孫
子
早
就
摸

透
了
我
們
的
脾
氣
，
用
得
意
的
微
笑
來
回
應
我
們

的
責
備
。

現
在
社
會
上
許
多
人
都
認
為
八
十
後
、
九
十
後

的
青
少
年
有
反
叛
的
性
格
，
這
究
竟
是
與
生
俱

來
，
還
是
社
會
上
的
眾
多
不
公
的
事
物
引
起
他
們

的
反
彈
？
恐
怕
兩
者
都
有
，
值
得
教
育
家
和
心
理

學
家
認
真
地
探
討
。

看
過
一
個
理
論
說
，
本
來
認
為
電
子

傳
媒
對
傳
統
媒
體
雖
然
有
威
脅
，
但
不

致
令
報
紙
媒
體
消
失
，
原
因
是
報
紙
有

一
種
集
體
性
存
在
於
其
中
，
一
個
個
人

看
報
紙
時
，
會
感
覺
到
很
多
人
和
他
一
樣
，

在
看
同
一
份
報
紙
，
會
產
生
一
種
安
然
自
在

的
集
體
感
覺
。
但
是
，
﹁
臉
書
﹂
出
現
後
，

就
認
為
報
紙
媒
體
可
能
會
消
失
，
因
為
﹁
臉

書
﹂
也
會
帶
來
集
體
感
，
起
碼
那
一
群
同
在

﹁
臉
書
﹂
上
的
人
，
就
會
有
在
看
同
一
份
報
紙

的
感
受
。
而
且
﹁
臉
書
﹂
的
傳
播
更
快
，
更

即
時
，
更
可
以
隨
時
翻
閱
。

亦
有
理
論
說
，
像
﹁
微
博
﹂
的
傳
播
那
麼

快
速
即
時
，
任
何
報
紙
也
及
不
上
，
因
為
只

要
在
現
場
的
人
，
即
時
可
以
拍
攝
到
畫
面
，

即
時
可
以
作
出
報
道
，
沒
有
比
這
個
更
快
的

傳
播
了
，
更
何
況
，
用
戶
數
以
億
計
，
哪
家

報
紙
有
這
麼
大
的
人
力
？
論
者
的
說
法
，
是

個
人
化
在
﹁
微
博
﹂
裡
出
現
，
個
人
選
擇
自

己
的
興
趣
來
觀
看
世
事
，
不
像
報
紙
媒
體
那

樣
，
帶
來
的
集
體
性
。

兩
個
理
論
的
衝
突
之
處
，
是
一
個
認
為
個

體
性
不
會
衝
擊
集
體
性
的
傳
統
媒
體
，
反
而

出
現
了
集
體
性
的
傳
播
之
後
，
才
會
令
報
紙

媒
體
走
向
衰
亡
。
另
一
個
則
認
為
個
性
化
是

衝
擊
傳
統
媒
體
的
集
體
性
，
令
報
紙
會
逐
漸

失
去
魅
力
。

這
樣
帶
出
的
結
論
，
是
世
人
會
趨
向
過
去

集
體
性
的
安
全
感
重
要
，
還
是
個
性
化
的
自

由
度
重
要
之
爭
了
。
亦
即
未
來
是
﹁
臉
書
﹂

和
﹁
微
博
﹂
的
戰
爭
，
報
紙
只
能
靠
邊
站
，

成
為
觀
戰
者
了
。

在
香
港
這
麼
人
口
密
集
的
城
市
，
乘
搭
公

車
和
地
鐵
時
，
隨
手
就
可
以
取
得
的
免
費
報

紙
，
是
否
可
以
加
入
這
個
戰
場
來
競
爭
呢
？

因
為
它
是
免
費
的
，
而
且
可
以
在
獲
取
個
性

化
的
資
訊
之
餘
，
亦
可
保
有
集
體
的
安
全

性
，
是
否
亦
會
是
主
流
？

當
傳
播
學
的
名
著
以
︽
媒
體
就
是
按
摩
︾

為
書
名
時
，
似
乎
預
示
了
，
要
看
哪
一
種
媒

體
能
給
人
更
有
安
慰
性
更
舒
適
的
按
摩
接

觸
，
就
能
生
存
下
去
了
。
那
麼
，
你
認
為
會

是
哪
一
種
媒
體
？

︽
那
些
年
，
我
們
一
起
追
的
女
孩
︾

在
港
台
掀
起
﹁
風
暴
﹂，
我
認
為
那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但
是
與
電
影
的
藝
術
質

素
無
關
。
對
於
純
愛
浪
漫
的
電
影
，
無

論
來
自
台
灣
又
或
是
日
本
，
因
為
有
城
鄉
對

照
的
差
異
，
總
是
教
人
容
易
代
入
喪
失
天
真

的
心
境
中
去
，
從
而
予
人
好
感
。
尤
其
對
香

港
從
來
沒
有
城
鄉
之
別
的
地
方
來
說
，
這
一

點
更
是
死
穴—

即
使
我
們
偶
爾
也
會
出
現
離

島
電
影
，
但
也
多
依
附
於
其
他
不
同
的
類

型
，
反
而
從
純
情
角
度
構
思
的
比
較
上
，
某

程
度
也
反
映
出
創
作
人
連
自
己
也
說
服
不
來

的
事
實
。
用
日
本
的
例
子
來
對
照
，
大
家
想

一
想
新
海
誠
的
經
典
動
畫
︽
秒
速
五
厘
米
︾

就
明
白
了
，
如
果
男
女
主
角
不
是
有
分
處
兩

地
的
差
異
，
那
種
人
生
無
奈
的
若
即
若
離
感

也
不
會
如
此
濃
得
化
不
開
。

其
次
是
電
影
中
流
露
的
通
贏
美
學
觀
。
是

的
，
就
是
把
青
春
的
一
切
處
理
成
淡
淡
然
的

調
味
，
各
人
成
長
後
都
有
自
身
所
屬
的
世

界
。
沒
有
人
因
為
青
春
的
放
肆
去
﹁
受

罰
﹂，
我
指
的
是
那
種
因
成
長
殘
酷
而
付
出

的
代
價
，
這
一
點
在
台
灣
的
︽
九
降
風
︾
及

香
港
的
︽
烈
日
當
空
︾
中
就
得
到
清
楚
的
刻

劃
。
而
九
把
刀
的
殺
㠥
就
是
把
一
切
視
作
為

甜
蜜
的
軟
糖
，
有
時
黏
㠥
牙
齒
會
令
你
有
所

羈
絆
，
但
又
不
致
於
太
過
有
關
痛
癢
，
經
歷

小
風
波
後
又
可
以
回
到
正
軌
，
令
人
安
穩
生

活
下
去
。

最
重
要
是
九
把
刀
的
視
點
是
以
﹁
我
﹂
為

本
，
那
才
是
最
貼
近
人
心
的
構
思
模
式
。
眼

前
的
世
界
包
括
懷
舊
中
的
細
節
，
都
是
從
一

己
的
好
惡
中
去
出
發
，
從
而
把
不
同
角
色
的

正
反
形
象
，
乃
至
存
在
的
功
能
加
以
條
列
分

明
。
也
唯
其
如
此
，
那
才
會
得
到
最
大
的
共

鳴—

現
實
中
大
家
不
是
都
想
擁
有
百
分
百
的

回
憶
專
屬
權
嗎
？
︽
那
些
年
，
我
們
一
起
追

的
女
孩
︾
提
醒
我
們
現
實
中
的
沈
佳
儀
，
自

己
不
一
定
能
控
制
得
來—

由
她
選
擇
他
人
，

到
現
實
中
真
人
甚
至
回
到
內
地
稍
避
其
鋒

等
，
但
一
旦
把
事
情
文
本
化
，
自
己
便
成
為

世
界
中
的
主
人
，
可
以
稱
心
滿
意
地
聊
以
自

慰
。
是
的
，
︽
那
些
年
，
我
們
一
起
追
的
女

孩
︾
理
應
是
這
個
年
代
的
暢
銷
作
。

想像純情

徐
立
之
突
然
宣
佈
退
下
港
大
校
長
的
職

務
，
坊
間
的
流
言
及
揣
測
立
時
滿
天
亂

飛
。
不
論
徐
氏
這
決
定
是
受
到
校
務
委
員

會
的
壓
力
、
是
個
人
的
決
定
還
是
受
到
甚

麼
不
為
人
知
的
迫
害
，
天
命
個
人
認
為
他
的
做

法
絕
對
正
確
，
反
正
留
下
來
幾
面
也
不
討
好
，

當
下
又
何
必
苦
了
自
己
？

也
許
，
有
人
會
批
評
徐
立
之
這
樣
做
是
不
負

責
任
，
尤
其
當
大
學
正
面
臨
﹁
三
三
四
﹂
這
改

革
之
年
，
是
否
應
留
下
來
完
成
這
個
歷
史
使
命

才
功
成
身
退
？
但
事
實
卻
是
，
受
到
﹁818

﹂
的

影
響
，
徐
立
之
當
下
就
是
要
處
理
任
何
事
務
，

也
會
因
各
種
阻
力
而
事
倍
功
半
，
同
時
更
可
能

要
面
對
永
無
寧
日
的
挑
釁
及
抗
爭
，
縱
然
從
他

過
往
的
言
行
及
面
相
，
天
命
確
信
他
必
然
是
位

稱
職
的
好
校
長
，
但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束
縛
之

下
，
何
不
退
位
讓
賢
，
讓
港
大
尋
找
一
個
更
適

合
、
掣
肘
更
少
的
人
去
處
理
這
些
重
要
的
問

題
？記

得
早
前
天
命
已
經
談
過
當
時
勢
不
我
與
、

四
周
小
人
當
道
之
時
，
︽
周
易
︾
教
導
我
們
要

果
斷
地
放
棄
功
名
，
然
後
採
用
﹁
遯
卦
﹂
的
退

避
之
道
，
先
避
其
鋒
，
然
後
再
實
行
教
化
的
工

作
，
去
培
養
勢
力
，
君
子
反
而
易
得
亨
通
。
當

然
，
我
無
法
確
定
徐
氏
是
否
懂
易
之
人
，
但
起

碼
他
當
下
的
處
境
，
正
好
符
合
﹁
遯
卦
﹂
的
意

象
，
只
要
他
個
人
的
雄
心
不
減
，
我
相
信
像
他

這
樣
有
心
又
有
能
之
士
，
無
論
去
到
什
麼
地
方

也
能
發
光
發
亮
。

我
想
徐
立
之
當
下
唯
一
要
放
下
的
，
乃
是
意

興
闌
珊
之
心
：
反
正
過
去
已
經
過
去
，
未
來
將

發
生
什
麼
事
情
也
未
可
知
，
又
何
必
要
抱
㠥
難

受
的
心
情
而
去
打
擊
自
己
？

應退則退

寫下這個題目，有些感慨，又有些氣餒。從初
次靠近澳門，到終獲其門而入，光陰悠悠，

竟有二十三載的蹉跎。而世上不少人，生來好福
氣，想去哪裡，抬腳就走，方便如上外婆家，那是
何等逍遙。
一九八八年，三月下旬，借南下辦事，懷㠥對澳

門的好奇，我走進陌生的珠海。這先前數十年的澳
門形象，經由種種渲染，早有妖魔化的定格。諸如
橫財湧動的大賭城，殺手彈跳的集散地，間諜出沒
的橋頭堡⋯⋯我這人本不信「邪」，可停留的三四
天裡，時而細雨，時而薄霧，看似伸手可觸的澳
門，加倍幻化成一團飄緲莫測的意象。悵然北歸途
中，我一路不甘，想㠥擇時再來。
此後漫長歲月，屈指一算，珠海行旅至少十回以

上。此地的朋友，已習慣遷就我的「愛好」，回回
變地方，引我翹首望澳門。前年年底，又有新發
現，呼朋引類上了橫琴島。一水之隔的那頭，寂寥
的房與樹，稀落的人與車，活靈靈一幅鄉野畫。澳
門於我，始終高城深池，閉門謝客，除了無望的眺
望，便是無盡的猜想。遂在人生體驗中，放眼五湖
四海，讓我痛感咫尺天涯的地方，惟有澳門。
今年三月，也是下旬的一天，湊巧足月足日，成

了二十三年的整數。一個不期而遇的時辰，我成功
穿越拱北海關，跨進澳門的門坎兒。頭天晚上，珠
海朋友為我餞行。在座都是澳門常客，個個語重心
長：「一塊彈丸之地，亮點就是賭場。大三巴之類
景點嘛，倒也值得一看。如果不好玩，心靈別受
傷。」
賭場既是亮點，且先奔光亮而去。進了永利，進

了新葡京，進了美高梅，其格局、氛圍的高檔與豪
華，並不稀奇，皆似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大西洋城

和馬來西亞的雲頂。若干年前，我先後有過這幾地
的觀光，但一概只懷領略之心，只當驚鴻一瞥，只
作到此一遊。如今賭場所見，高科技的應用，已勝
過當年。單看老虎機，不再直接玩弄硬幣，充滿靈
性的彩色數碼，嗖嗖上竄或嘩嘩下跳，便蕩漾開賭
客的驚喜或沮喪。同行的出版界朋友勸我一試：
「假如⋯⋯運氣來了呢⋯⋯」「朝老虎機討錢，如同
向你們出版社要版稅，與虎謀皮，枉費心機。」雖
系玩笑，但未說出口的，另有原因。普天之下，最
了解我的人，就是我本人。尤其對自己心理之脆
弱，已達洞察的程度。染指博彩勾當，萬一天上掉
餡餅，祖傳貧漢，忽成富翁，定然消受不起。為根
除樂極生悲，我對一切含有運氣屬性的理財（如股
票、基金、彩票之類），向來敬而遠之。
賭場裡瀰漫㠥慾望，大街上洋溢㠥時尚，當地人

猶疑㠥目光，天下賭壇重鎮，莫不如此。但澳門奇
特，迥異於別處的，恰是澳門人的面相。無以倫比
的平和與禮數，就在內地不少偏遠土氣而又自詡民
風淳樸的小鎮，也是難得一見了。
澳門的顯赫，不言而喻。五大洲的賭客、遊客，

如過江之鯽，帶給澳門晝夜不息的穿梭。大凡依托
旅遊而富甲天下的地方，往往成為聲色犬馬的勢利
所在。但澳門鶴立雞群。不管你飛蛾撲火破了產，
還是你祖墳冒煙發了財，抑或你千里萬里，僅僅來
嘗嘗美食，轉轉街景，購購禮品，皆一視同仁受到
善待，都是澳門的「施主」，都是效勞的對象，都
是尊敬的賓客。於是在酒店，在茶樓，在商舖，在
街心花園的涼亭，在鬧市區隨便一個路口，只要與
本地人有多多少少的交道，都會讓人疑惑，這是曾
經耳熟能詳的澳門嗎？
與香港人的自信與強勢相比，澳門人輕柔的話

語，平視的眉眼，甚至帶點「軟弱」的氣質，更讓
人接受與喜歡。在我們思辨成性的腦子裡，總愛氾
濫拙劣的猜度，數百年華洋雜處、磨難頻仍，一定
免不了人性的扭曲呀，免不了文明的衝突呀，免不
了族群的分裂呀。當你去了充滿人文氣息的鄭家大
屋，去了典雅清幽的崗頂前地，去了中西合璧的大
三巴牌坊，去了澳門的坐標建築東望洋燈塔，去了
薈萃多元文化的澳門博物館，甚至，去了整潔完好
的基督教舊墳場，你不能不折服於澳門人罕見的堅
韌、寬和與智慧。一邊是車水馬龍、燈紅酒綠，一
邊是凡塵無邊、尋常歲月，人們在骨子裡達成了彼
此的磨合，在心理上找到了相互的照應，遂能於燦
爛與平淡之間、奢華與素樸之間，自自然然地完成
應有的平衡、過渡與銜接，從而過㠥合乎自身節奏
的日子。
得朋友推薦，用一段完整的時間，走進何東圖書

館。前後院青綠的樹，三層樓成架的書，每間屋讀
書的人，先就叫人移步不敢響，呼吸不敢重。室內
與戶外閱覽區、少兒閱覽區、多媒體視聽區、圖書
及音像資料借閱區、自修區⋯⋯走過標識清晰的一
個個座無虛席的場所，如入無人之境。面對從未見
過的靜默，受到一種無聲的撼擊，這是我平生初遇
的最像圖書館的圖書館。在一個門口，迎面出來一
位中年男子，主動朝我一笑，又致輕聲問候。我心
下甚喜，冒昧邀他休憩區小坐。相談之下，知他從
業導遊，自中學開始，每有閒暇，便來讀書。他說
這裡的好，就是讓你的心特別地靜。「你堅持讀
書，是工作需要麼？」他似有羞澀：「不是啦，只
算一種嗜好啦。」我品味「嗜好」二字，不由妄加
揣測，這裡的讀者，大約多如眼前導遊，無不繁忙
至極而又曉得暫停奔波。他們需要與高速旋轉的斑
駁現實，作適時適度的疏離，為自己的心，留一塊
空，好存放超然物外的詩行與童話。
意猶未盡，依照一份澳門公共圖書館分佈的簡

介，我偕友同行，坐上計程車，奔向澳門最南的路
環。在一條叫「十月初五馬路」的中端，找到了全

澳最小的公共圖書館。一座今年剛好百歲高齡的葡
式建築裡，僅有二十來個閱覽座位。該館平日下午
對外，我們去時恰逢開放。服務台前的管理員，以
微笑表示歡迎。右側閱覽室內，坐㠥十幾位讀者，
有人似乎覺出異樣，抬頭望來。我們趕緊轉身，再
由管理員的微笑目送出門。身上鋪滿夕陽的光澤，
在圖書館外的木椅上，我們坐了很久。談及澳門人
的讀書，已成一種習慣，不動聲色，融匯於日常，
令人心嚮往之。想想內地許多城市，將「文化」之
牌，打到翻雲覆雨，甚而設定專事讀書的節日，每
到某月某天，便聚攏一群不讀書的人，吹吹打打，
喊些讀書的口號。如此「讀書」，早與讀書無關，
只是一種表態，一種景致，一種行為藝術。可悲在
於，大家習以為常，已然見怪不怪。
造訪路環翌日，又巧遇「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

比賽」揭曉。此項活動，一年一度，已堅持一十六
屆，頒獎典禮假座造型奇異的澳門科學館。名流耀
眼的會場裡，我屬意的全是那些上台領獎的孩子。
他們無論男生女生，無論高矮胖瘦，都一樣的靦
腆，一樣的純樸，一樣的謙恭。再讀他們的文章，
只看選題，就瞭然並非整齊劃一的佈置。他們讀政
治、讀哲學、讀歷史、讀文學，各有各的愛好，各
有各的視角，讀出了愛國愛家的善良，讀出了天高
地遠的境界。我似乎豁然省悟，後生們實在了得，
為我們驗證了澳門人「知書達禮」的邏輯順序。欲
求「達禮」之社會，必先具「知書」之基礎。一個
傳承書香氣韻、文脈暢達的地方，定能讓現代化的
演進如虎添翼。
當夜難眠，臥床翻書。讀到文化人吳志良先生一

篇文章，文中告誡：「澳門是一座難以讀懂讀透的
城市。」吳先生生於澳門，長於澳門，尚有斯言，
讓人一震，對此地頓生敬畏之心。芙康與澳門，雖
不沾親，卻算帶故，這個「故」，就是累積的惦
念。此番澳門之行，令人欣慰不已，飽經滄桑的東
方明珠，值得我二十三年的眺望，亦未負我二十三
年的猜想。

死亡成就了他

人之初，性本叛？

彥　火

客聚

陳
冠
希
︵

E
dison

︶
與
十
六
歲
學
生
妹
謝
芷
蕙

︵C
am
m
i

︶
慾
照
風
波
有
新
發
展
，
一
段
長
達
三
分
鐘
、

疑
似
C
的
﹁T

T

小
姐
﹂
情
慾
片
在
網
上
流
傳
。

在
香
港
，
與
十
六
歲
以
下
未
成
年
少
女
發
生
性
行
為
是

嚴
重
罪
行
，
因
此
由
慾
照
流
出
開
始
，
C
是
否
曾
與
陳
冠
希

發
生
關
係
成
為
焦
點
，
如
果
有
，
有
人
可
能
已
干
犯
法
律
。

C
連
日
不
斷
被
追
問
是
否
仍
是
處
女
？
會
不
會
驗
身
證
清

白
？
她
否
認
之
餘
，
就
連
幾
時
陳
冠
希
第
一
次
接
吻
也
要
公

開
交
代
。
試
問
一
個
女
孩
子
當
眾
被
問
女
兒
家
的
私
隱
，
尊

嚴
何
在
？
實
在
慘
不
忍
睹
，
卻
又
覺
得
她
咎
由
自
取
，
以
至

不
受
人
尊
重
，
記
者
對
她
毫
不
客
氣
，
追
訪
她
時
，
她
避
鏡

頭
，
記
者
嘲
問
她
：
﹁
你
不
是
很
喜
歡
拍
照
嗎
？
﹂

C
這
邊
廂
再
次
強
調
她
與
陳
冠
希
只
是
抱
抱
親
吻
，
從
沒
發

生
過
性
行
為
，
那
邊
廂
便
有
情
慾
片
流
出
，
她
又
要
﹁
挺
身
﹂

為
自
己
辯
白
，
傳
媒
齊
集
她
家
樓
下
，
她
亦
不
浪
費
曝
光
機

會
，
化
上
濃
妝
，
穿
上
短
裙
露
出
長
腿
，
鄭
重
否
認
曾
拍
過

情
慾
短
片
。
記
者
亦
問
了
大
家
都
好
奇
的
問
題
：
明
知
陳
冠

希
是
轟
動
全
城
的
淫
照
風
波
主
角
，
為
何
放
心
上
他
家
？
她

的
答
案
是
不
過
去
傾
談
交
往
一
下
，
的
確
一
個
肯
行
性
感
的

十
六
歲
嫩
模
，
被
俊
朗
富
裕
的
潮
男
邀
回
家
去
的
誘
惑
，
又

如
何
能
抗
拒
？
奇
怪
的
是
，
C
被
問
及
極
私
隱
，
又
被
傳
媒

嘲
她
是
長
面
獸
，
她
的
父
母
從
沒
站
出
來
保
護
女
兒
，
為
她

擋
刀
，
不
讓
記
者
問
過
分
私
人
的
問
題
，
她
聲
稱
有
經
理

人
，
經
理
人
卻
從
未
現
身
為
她
控
制
場
面
，
力
斥
傳
媒
報
道

手
法
刻
薄
，
或
代
她
出
頭
發
聲
明
之
類
，
大
家
都
由
得
她
自

生
自
滅
。
男
主
角E

dison

則
已
逃
到
溫
哥
華
，
並
在
微
博
貼
上

歎
咖
啡
照
，
完
全
置
身
事
外
。

陳
冠
希
因
艷
照
門
斷
送
前
程
，
形
象
早
已
掃
地
，
卻
無
需

無
限
期
退
出
娛
樂
圈
，
他
不
感
恩
，
見
過
鬼
也
不
怕
黑
，
繼

續
沉
迷
自
拍
，
沒
把
握
機
會
做
好
自
己
，
令
人
太
失
望
，
太

辜
負
對
他
不
離
不
棄
，
一
直
待
機
扶
他
一
把
的
朋
友
。
尤
其

當
看
到
與
他
同
期
出
道
的
謝
霆
鋒
，
同
是
反
叛
精
，
但
現
已

事
業
有
成
，
仍
努
力
專
心
在
拚
搏
，
就
更
痛
心
陳
冠
希
太
貪

玩
。

陳冠希重開艷照門

百
家
廊

任
芙
康

對電子媒介的思考

二十三年 進澳門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